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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石榴花开了。一
树树红艳的花朵闪烁在繁密
的绿叶间，含苞的玛瑙般晶莹
耀眼，绽放的火焰般燃烧炽
热，美艳之中洋溢着生命的热
情与活力，给人以喜庆，也预
示着一个火热季节的来临。

“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
欲燃”。每年农历五月，是石
榴花开最艳的时候，浓浓酽酽
的绿叶之中燃起一片片火红，
灿若烟霞，绚烂至极，五月因
此也俗称榴月。家乡石榴树

甚多，房前屋后，随处可见。
进入夏天，石榴树上长满了
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初时宛
若葫芦，张开来后便开得一
簇一簇的，像一把把熊熊燃
烧的火炬。这样火焰热辣的
红让人亢奋，一种对生活的
激情铺展开来，每每经过，看
着那满树灿然绽放、热烈而
不张扬的花朵，我都会生出
一种别样的心情，那充盈心
头的小小欢喜，就像点燃心
中希望的火焰，照亮我人生
成长的路。

在花的家族中，石榴花的
花期是最长的，整个夏日花开
不断，此起彼伏，摇曳着婀娜
的身影，引来成群的蝴蝶和蜜
蜂在翩翩起舞。花后枝头又
红果累累，宛如一盏盏点燃的
灯笼，挨挨挤挤，压弯了树枝
的腰，美不胜收。渐渐地果实
成熟了，剥开厚厚的外皮，密

集的红色果肉晶莹剔透，取一
把入口抿之，甜滋滋、酸溜溜
的味儿让人大快朵颐。

因为石榴花艳红如火，寓
意事业兴旺发达，红红火火的
气象；而累累果实，又象征着
多子多福，子孙满堂，家族兴
旺昌盛，所以历来受到人们的
喜爱，引得无数文人骚客吟诗
作词，沉醉于这一片灿烂之
中。“乘槎使者海西来，移得珊
瑚汉苑栽; 只待绿荫芳树合，
蕊珠如火一时开”。 元马祖
常的石榴诗句。道出了石榴
的古乡，也描绘出石榴花开的
美丽。潘岳《安石榴赋》：“遥
而望之，焕若隋珠耀重渊；详
而察之，灼若列宿出云间。千
房同膜，千子如一，御饥疗渴，
解醒止醉。”杜牧有诗云：“似
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
闲。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
却翠云鬟。”陆龟蒙也赞之：

“榴花初染火般红，果实涂丹
映碧空。自古人夸多子贵，如
今徒惹恨无穷。”杨万里同样
对其深表心仪：“茜罗绉薄剪
薰风，已自花明蒂自同。不肯
染时轻着色，却将密绿护深
红。”曹植更是把石榴花开比
喻成美丽的少女：“石榴植前
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
烈，璀璨有光荣。”可爱极了。

人醉石榴花，人见人都
爱。可以想象，那一抹抹娇艳
无比，美得炫目的石榴红，燃
烧在窈窕女子的漂亮裙裳上，
不知会点燃了多少缱绻柔情，
灼疼了多少世人眼眸。据说
杨贵妃特别喜欢石榴，为此，
唐明皇在华清宫种了不少石
榴供她观赏。唐明皇爱看杨
贵妃酒后的醉态，常把贵妃灌
醉以观赏她那妩媚之态。因
石榴又是可以醒酒的，故在观
赏之后，唐明皇常剥石榴喂杨

贵妃。杨贵妃醒后身着绣满
石榴花的彩裙袅袅走来，使得
繁花飞落，惹得众臣纷纷下跪
施礼。“拜倒在石榴裙下”从此
流 传 开 来 。“ 红 裙 妒 杀 石 榴
花”，由于石榴裙受到历代女
子的喜爱，于是久而久之，“石
榴裙”便成美女的代名词。红
得火辣辣的石榴花，也真易让
人联想到男子对美丽女子的
热烈追求和迷恋呢。初夏时
节，年轻女子最美的身影，莫
过于穿一条飘逸的石榴长裙，
在满树石榴花下，露出像石榴
花一样灿烂的笑靥呢。

“小树枝头一点红，嫣然
六月杂荷风；攒青叶里珊瑚
朵，疑是移银全碧丛。”在这个
奇妙的夏日里，无论是星星点
点，还是密聚成片，石榴花依
旧红火地开着，为我们绽放着
自己馨香的生命，为我们酝酿
着一个温情的梦。

我曾长时间泡在网上，只为
寻着一张图片，符合我心底深处
的一个场景：那是我小时候，六
七岁年纪。冬天的夜，寒冷而漫
长。里屋，煤油灯下，床边一张
高方桌，我坐在床头写作业。母
亲也坐在床上，就在我身边，肩
上披着棉衣，腿上盖着被子，被
子上放着针线筐。筐里面碎布、
剪刀、顶针、手钳等针线工具一
应俱全。

母亲看着我写作业，自己也
没闲着，忙着缝衣服，或者纳鞋
底。

我做完作业，顺势往下一缩，
就滑进温暖的被窝。然后转过身
来抱着母亲，并透过她的衣服缝
隙看她。灯光下母亲那样慈祥，
专注于手中的针线，衣服也有节
奏地晃动。她回过身给我掖被
角，看到我正在看她。她微笑，
说：“睡吧！”

每一个冬夜，我都这样温暖
地睡去。若童年有满足感，这便
是印象最深刻的一种。

记忆中的场景也有变化。有
时母亲在里屋的空地上支起一张
简易的纺车，吱呀吱呀地纺线。
有时坐在隔壁房间里的织布机
上，哐当哐当地织布。

童年的时光，就这样慢悠悠
地流淌。

母亲总是不停地忙着她的
事。下大雪的时候，她会在房间
里摆开桌子纳锅拍（北方常用的、
一种手工制成的锅盖）。高粱莛

子一根根排上去，分两层垂直交
叉，用针线纳在一起，两层莛子就
相互支撑起一个坚固的平面。两
层纳满，有了雏形，用长针在最中
央固定一根莛子，就像钟表盘上
的指针，以这根莛子为半径转一
圈，用快刀环切一周，锅拍就被切
成一个正圆。锅拍就做好了。

小时候家里烧柴的地锅，用
的都是这种锅拍。高粱莛子吸收
了蒸汽会变重，盖在大锅上很严
实。蒸出来的馒头吸附了莛子的
气息，有一股高粱秆的清香。平
时包好的饺子，切好的面条，也会
放在这种锅盖上晾着。用处多得
很。

切下来满地乱滚的高粱莛子
长短不齐。这些下脚料，除了当
柴烧似乎并无用处。母亲会把它
们捡起来，用针线穿在一起。长
长的一串，犹如黄色的鞭炮。这
是童年时代孩子们的一种玩具。
那时候我就时常提着它，在厚厚
的雪地里奔跑、欢跳……

记忆中的场景发生在 30 多
年前。如此算来，母亲当时也就
30 多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
多。如今我的孩子也已经长到
五六岁，我不知道，在孩子的记
忆中，是否也留有类似温暖的记
忆？

我希望他会有。这种人生最
初的温暖，会永存在心底深处。
它如一盏温暖的灯，光线虽微弱，
却可以驱走生命中的黑暗和寒
冷，一路照着你前行。

古色，古雅的意趣、色
调。山吹是一种古色，纯正
的黄。有些诗经的味道，楚
辞的味道，明清小品的味道，
其实都不是。

这么奇怪，用这样一个
词，来表述、定义一种色彩。
此间的称谓，显然是雅的，雅
得脱俗，雅得不能亵渎，甚至
说出这两个字时，要口气清
新，不得半点浑浊。这份雅
致，与众不同。

风，吹着吹着，就黄了，
而且是一片金黄。这种黄是
成熟，它让人想到一串枇杷，
或者一块麦地。

本来，一件瓷器，亲切、
温婉、生动的黄，纯净得没
有一丝杂质 。 曾想 ，我若
有一只清代山吹色云龙纹
盘 ，平日里会挑一些与它
可搭配之色，比如，在盘中
摆放清新欲滴，水意莹莹，
艳红的草莓或樱桃 ，黄与
红的搭配，是这么绝配，让
人看一眼 ，就觉得赏心悦
目 ，心情也会不知不觉跟
着快慰许多。

就这样，口中叨念着“山
吹”，还是无缘无故想起那串
枇杷，挂在老城人家的小院
围墙上，它已经熟透，被鸟
啄，一只只金黄，或者说是一
个个山吹色。风一吹，更黄
了……又想到那块麦地，北
方山梁上的某块成熟麦地，
麦子成熟了，天地静寂，一片
金黄。

日本人把棣棠花叫作
“山吹”，平安时代的女子常
用其作为发饰。

《万叶集》中有不少写山
吹的俳句，最有名的是江户
时代松尾芭蕉的那句，“山吹
凋零，悄悄地没有声息，飞舞
着，泷之音”。

棣棠花枝叶翠绿，金花
满株，长在水畔、坡边、林下

和假山旁。清少纳言《枕草
子》里写过一个与“山吹”有
关的故事：原本在宫中随侍
定子皇后的清少，一度有人
散布对她不利的谣言，为避
开是非，她离开皇后，退回
乡里居住。有一天收到宫
中来信，说是定子皇后的亲
笔，打开一看，发现里面仅
有一片棣棠花的花瓣，并附
一 句 话 ，“ 不 言 说 ，但 相
思。”这出自《古今六贴》中
一首古歌的后半句，感动了
清少，于是回信写了古歌的
前半句，“心是地下逝水在
翻滚”，不久她又回到皇后
身边。

山吹是沉稳的颜色，有
金黄的粒子。

山 吹 色 是 一 只 大 橙
子。一团颜色，浓缩成一只
水果 。 橙皮的橙 ，加一 点
黄，就变成山吹色；橙汁也
是，与山吹色相似，却是淡
了一点。

一只刚破壳的小雏鸭，
毛茸茸鲜艳的黄，恰巧是山
吹色。一团一团在地面四处
乱滚，并且小嘴里不停地发
出啾啾之声，乡村显得静谧
而安详。

萱草花是山吹色。萱
草花 在皖南山中 ，我看 到
它一 丛丛长在山坡上 ，在
路边几个小孩子插在白玻
璃酒 瓶中摆卖 ，我当时不
知道 它是萱草 ，回来查资
料后，才知道它的名字，还
有那给人视觉慰藉的纯粹
山吹色。

金丝桃的花色也是山吹
色。小区花圃的矮灌木里间
植着金丝桃，五月开艳丽的
黄花，艳黄艳黄的，黄得周
正，还有一丝淡香。那样的
黄，是让人怦然心动的。

油菜花的金黄，涂抹着
春天的山吹色。油菜花的颜

色，是有感染力的颜色，花色
明艳，花粉播送，充满泼泼生
命力，在苏醒的大地上铺一
地金黄。

丝瓜花漫爬于疏篱，有
着地道的山吹色。一朵丝瓜
花，意味着有一根长丝瓜。
丝瓜受地球的引力，越拉越
长，那根丝瓜的顶端，依然有
一朵花，虽然它已枯萎，那份
金黄，华丽的山吹色也就悄
然收场。

山吹，这样的色调，古风
盎然。深秋，当银杏树叶一
片金黄时，也可以说，满树满
枝是浑然一体，美妙天成的
澄明山吹色。

多好啊，物品或植物上
的一种颜色，用一个带有古
典意味的词来描述。这个词
是个老词，带有铜绿，但它用
起来，却雅。

记得那年深秋在徽州
古村看漫山秋色。站在石
阶上，看山坡下，一棵粗大
的银杏树 ，如蝶的黄金树
叶 ，静静 纷落 。 那些铺天
盖地、随风纷落的叶子，就
落在树下粉墙黛瓦马头墙
的老房子上 ，形成树与 房
子，互相映衬，相互掩映的
一片金黄的扑朔迷离。山
坳里 ，黄叶纷 落中的朴素
门窗 ，成了古 村里的童话
小屋 。 这时候 ，这样的金
黄颜色，用“山吹”这个词，
就契合，熨帖了。

雅，是一种让人喜欢的
情调。山吹色有着与生俱来
的让人不忍触摸的纯美色
泽，雅的情调。表达一份金
黄，也表达着对凡间植物的
一份挚爱。

风，吹过山岗，吹过南
坡，就舒朗了，天地舒朗，草
木舒朗，心情舒朗。这种舒
朗的背面，是一片华贵温朗
好看的黄。

过了谷雨，田野里的风就变得愈发地
暖了。

暖暖的风刮过没有多久，荠菜就开花
了。

时光过得真快呀！昨天，满地的荠菜
还是鲜嫩嫩的带着水珠儿，掐一片叶儿放
进嘴里咀嚼，那种荠菜特有的清香立即充
溢了口腔。今天，再到地里挖野菜时，那些
本来匍匐在地的荠菜突然就挺直了腰板，
不由分说地开放出一朵绚丽的花。吸引了
远处油菜花田里的蜜蜂围着这些荠菜花儿
转。一些蜂儿还落到了荠菜花上面采蜜。
当别人惊奇地观察着蜜蜂的举动时，我却
在想油菜花和荠菜花两蜂蜜掺和在一起是
什么味道？

人们说，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
筐。说的就是鲜的好处。说到荠菜，人们
常想到的是鲜嫩的荠菜叶。谷雨前的荠菜
刚刚从地皮下面拱出来，先是嫩嫩的叶芽，
再是匍匐的叶子，在春风的吹拂下慢慢地
印染了大地。这个时候的荠菜是孱弱的，
如果用力去拔时，很难拔出完整的叶片，到
手的往往是一团绿色的泥。想吃嫩荠菜要
有专用的剪刀，贴着地皮儿从荠菜的根部
剪下来，一棵水灵灵的荠菜就展现在你的
面前。嫩荠菜可以作为鸡鸭鱼肉的素佐材
料，也可以放进滚水中焯了凉拌。更有雅
致的人物，用这荠菜嫩嫩的芽炒制成茶叶，
就能在一年四季中品尝春天的味道了。

荠菜越摘越多，越吃越鲜，鲜味儿哪有
吃够的时候？

谷雨总是在荠菜鲜不够的时候悄悄地
来了。

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每到谷
雨这天总会有一场春雨淅淅沥沥地下
着 ，滋 润 着 大 地 万 物 。 辛 弃 疾 有 诗 句
曰 ：“ 城 中 桃 李 愁 风 雨 ，春 在 溪 头 荠 菜
花。”说的是谷雨前的荠菜花，或是谷雨
中的荠菜花。此时的荠菜花还是一位
窈窕少女，羞羞答答地站在那儿，在春
雨绵绵的溪头摇曳着身姿，给人无限的遐
想。经过一场谷雨的洗礼，窈窕少女就变
成了丰腴的少妇，开始呼朋唤友，在漫山
遍野里奔跑着，撒落下一地风流。此时的
荠菜叶肥厚，正是营养丰富的时候，由原
来的一掐一股水，变成了丰满的一泡水。
不仅仅耐蒸烹，而且有嚼头，最适宜做蒸
菜，浇上在碓窑子里舂碎的春蒜汁，那种
荠菜的鲜和春蒜的辣融合在一起，就是无
与伦比的香了。

谷 雨 过 后 十 五 天 ，立 夏 就 迎 面 而
来 了 。 每 年 到 这 个 时 候 ，小 麦 就 开 始
扬 花 了 ，给 稚 嫩 的 麦 穗 敷 上 了 一 层 白
粉 。 微 风 吹 来 ，这 些 小 麦 的 花 粉 就 飘
扬 起 来 ，如 同 轻 轻 的 雾 。 此 时 的 荠 菜
花 朵 儿 早 已 经 败 了 ，藏 匿 在 麦 陇 里 蓬
蓬 勃 勃 地 生 长 。 不 仅 仅 是 荠 菜 ，还 有
面 条 菜 ，水 芹 菜 ，薤 白 头 ，也 一 齐 变 老
了 。 等 到 麦 子 成 熟 的 时 候 ，这 些 野 菜
会 提 早 两 天 打 开 果 荚 ，不 约 而 同 地 把
种 子 撒 落 到 黄 土 地 上 ，延 续 着 来 年 的
春天故事。

嫩有嫩的妙处，老有老的好处。有人
说，当果实成熟的时候，就到了腐败的边
缘，如果不小心收藏，果浆就会发酵，导致
果实萌动发芽，新鲜的谷物变成了陈粮。
俗语说，荠菜花开味已老。在我看来，味道
老的荠菜更有嚼头，滋味更丰富。当荠菜
花结果实的时候，可以连根拔下来，和辣
椒、韭花一起舂成荠菜酱，其风味独特，是
农家特有的美食秘籍。到了秋天，第二茬
的荠菜花儿开，荠菜根变得粗壮，叶子变得
黑黝黝的，一场秋霜打了，又变成了红彤彤
的。农家从地里挖出来挂在屋檐下晒干，
又是一副日常用的药材，小孩子大便干结、
小便不通，抓一把干荠菜放锅中水煎了，喝
下去立刻见效。

树木开花时，犹如人青春年少时。
“如花的少年，如花的美丽”，得到的是他
人的欣赏，他人的羡慕，他人的赞美；野
菜开花时，则如人生走到了成熟。鲜花
下隐藏的是青春已逝，鲜嫩不再。两种
不同的人生境遇，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
命。所以，放眼世间万物的时候，我们既
不能用悲观去看待开花，更不能因开花
而沾沾自喜。如品尝荠菜，老也罢，嫩也
罢，只要我们用心去品尝，总能尝出不同
风味的。

温
暖

□
夏
杨

古
色
之
美

□
王
太
生

巷
里
香

□
张
金
刚

每座城，或多或少都有老城
区留存。那一道道折折弯弯、曲
径通幽的街巷，似匍匐大地的条
条藤蔓，迂回绵延中，结出诸多
院落、房舍，更结出数代寻常百
姓。它们在高楼大厦边缘、车水
马龙尽头静默着，历经岁月风
雨，感知四时变幻，体味人间冷
暖。

我常在居住的小城巷里行
走，巷之宽窄、长短，巷之新老、兴
衰，皆在我一步一步地丈量中留
在心底。这些街巷，构成一座迷
宫，挡墙赫然的死胡同与豁然开
朗的巷道口，连带那些巷里人家、
花草树木，藏了无数引人入胜的
谜；又似沧桑的老人，佝偻蜷缩在
高大功成的儿女之下，窃窃低语，
瑟瑟发抖，生怕哪天被时代涂上
大大的“拆”字。

但有人在此生活一天，街巷
就是鲜活的、有声有色的、热气腾
腾的，有丝丝缕缕的香味儿在弥
漫。这香味儿，有着浓浓的市井
气息，飘忽了几十年或上百年，甚
至更加沁人心脾，搅动了无数人
的乡愁与情愫。

巷道的槐树、合欢、泡桐树，
房侧的梨树、白杨、香椿树，庭院
的杏树、桃李、核桃树，都在春风
春雨滋润下，一改冷峻孤傲的脾
性，奉出娇嫩的花叶以增强辨识
度，大刷存在感，且恣意招摇起
来。这不，从春末到夏初，各种树
木分着梯队地开花、吐絮，轮番飘
香，就连嫩叶也透着脂香，每条胡
同都馥郁芬芳，清香四溢，及至落
英纷飞，铺成花径，那已是早有青
果挂满枝头。

盼呀盼呀，不经意间，已有清
新果香飘满了炎炎的盛夏、爽爽
的仲秋。但这令人垂涎欲滴的果
子大抵是有主人的，不便轻易摘
食。若经不住诱惑，攀着墙头摘
几颗杏、一个梨、一串葡萄，主人
倒也不会埋怨，没准儿还会邀请
入院，摘一盘儿，坐在树荫下，边
品尝边欣赏菜园的白菜、萝卜、葱
韭以及爬上篱笆的豆角、葫芦、南
瓜，并饶有兴致地聊起这果树、庭
院的前世今生。

有院，最宜养花。我是爬山
时偶然一瞥，邂逅山脚那方美丽
庭院的。走到小巷尽头，“旺旺”
的犬吠引来“咣当”的开门声，老
两口儿笑容满面地迎出来，与檐
下的红色百日草、出墙的粉色夹
竹桃相映成趣。进院，真是花的
世界。大朵大朵的绣球、挨挨挤挤
的吊兰、香香艳艳的月季，开花
的、不开花的，叫得上名字的、叫
不上名字的，栽在花盆瓦罐中的、
长在水桶藤篮中的，花花绿绿地植
了满院。他们热情地介绍着，说每
天都有好几拨赏花人。临走，大娘
揪了一株韭菜兰送我，现已在我家
窗台滋了满盆，开了几茬。

小街小巷，多为老街老巷，自
然有些老店面仍隐在巷里。虽不
及闹市那般红火，可“好酒不怕巷
子深”，那朴素安分的平民气质、
那些正宗地道的传统手艺，让我
格外中意，常特地拐入巷里，前去
光顾。

有家手工馒头店，有儿时乡
下妈妈的味道。中午傍晚两个时
段，顾客络绎不绝，远远就能闻到
馒头香。有时男人在，点头哈腰，
客气热情；有时女人在，边读杂
志，边做生意。喷香喧腾的馒头、
花卷、糖包从热腾腾的笼屉里取
出，拎至家家户户的餐桌。从他
们始终不变的招牌式笑容中，我
读到了满满的自足与幸福。

一老门楼廊道里，一对老年
夫妻每天在那儿打烧饼，慢条斯
理，不言不语。大爷坐在案前拆
面，做剂，制烧饼，粘芝麻；大娘站
在炉旁捅火，贴炉，烤烧饼，卖烧
饼。许多常客、回头客还有慕名
而来的新顾客，让这偏僻的烧饼
摊名声随香味一起远播，二十年
一直在。

渐渐，深爱上了巷里飘香的
小摊小店，不管酷暑严冬，它们都
守在那里，滋养着众多百姓的肠
胃，更挑逗着无数吃货的味蕾。
比如那些在油锅里“嗞嗞”翻滚的
油条、炸糕、鸡柳、丸子，比如那些
味道纯正的卤煮店、麻辣烫、糕点
房、榨油坊、石磨豆腐铺、红烧饸
饹馆，比如曾见证我在这座小城
打拼成长的面馆、包子铺、煎饼
摊、凉皮摊……城里乡下、本地外
地各色人等，一时聚在巷里，或就
餐或打包，片刻又四散而去，饱暖
地走向不同的生活，奔赴相似的
理想。

巷里谁家做着什么好吃的，
香味儿断不会像住在楼里那样
顺着油烟管道直上楼顶，而是会
飘过小院、墙头，飘到街头巷尾、
街坊邻居那里。若彼此关系处
得好，或许会招来“蹭吃客”推门
而入，喊道：“老张，你们在做腊
肉吗？我得尝一块儿！”说不定
还要留下大块吃肉，大口喝酒。
好几次，我闻到有蒸枣糕、煮粽
子、卤凉肉的香味儿，真萌生了
前去造访买一些的冲动，想来真
挺好笑。

走着走着，有时会有理发店
洗发水的香味儿飘来，剪了漂亮
发型的帅哥美女一撩刘海，打身
边走过；有时会闻到点燃蒿草火
绳的烟草味儿，那是巷口打扑克
的人们在驱散捣乱的蚊虫。诱人
的酒香、醋香穿透了数条小巷，想
必附近有散装酒醋出售；松木香、
杨木香、椿木香伴着刺耳的电锯
声传来，循声循香而去，该会发现
有木工在劳作。甚至连房外、院
里、墙头的花草蔬菜施了肥，我都
感觉是“香”的，因为很快便会有
生命茁壮滋长，香得很。

“无事可静坐，闲情且读书。”
若不急着赶路，我会闪进巷里的
小书吧，在暖暖的阳光或柔柔的
灯光下，歇歇脚。这是一隅静地
中的静地，慢悠悠的轻音乐，调慢
了步调与心率。选一本书，拣一
空位，坐下，展读；伴手一杯清茶，
或一杯咖啡，或一杯白开水，静
品。此刻与我一起的，应该都是
爱读书、爱生活的寻常人，在此静
心静读，浸润一身书香，日子也定
会过得平心静气、活色生香。

委实，我是有小巷情结的，
总感觉走在树荫之下、花草之
中、屋舍之间，周遭有熟悉的、陌
生的百姓在生活，接着地气，也
不孤单，很踏实，很安全。再有
那不期而遇的花香、果香、饮品
香、饭菜香悠悠飘来，甚至闻着
走街串巷卖糖瓜的、卖烤红薯
的、卖糖葫芦的、爆爆米花儿的
撒下一巷熟悉久违的香味儿，一
时激活儿时的味觉记忆，那这

“健步之旅”便成了“寻香之旅”，
令平凡的小城生活多了几分美
好与雅趣。

巷里寻香，已融入我的日
常。不论工作生活触动我多少情
绪，只要拐进小巷走走看看，嗅一
嗅那弥散的四时自然之香、平民
烟火之香，心便随着街巷的延展
一点点平静、放空，重又轻步迈入
车来人往的熙熙攘攘之中。

春色满园 □汤青/摄

采蜜 □汤青/摄


